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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海

悬疑类型电影的魅力在于观众在黑
暗中与银幕的博弈，并在谜底揭晓的瞬间
获得强烈的情感满足，这种“解谜快感”是
悬疑片最核心的吸引力机制。然而，当悬
疑类型作品日渐趋同，观众的审美期待也
在类型的固化中难以满足，如何让解谜本
身成为一种新鲜的体验，是悬疑创作者必
须面对的命题，电影《消失的人》正是在这
一命题下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消失的人》最显著的叙事特征是多
线并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布局，将观
众置于一个精心设计的信息迷宫之中。电
影起初仅以同一栋居民楼作为空间交集，
叙事在不同人物、不同楼层之间不断跳
切，不同的信息在时空变化中被前置、延
迟，观众需要像拼图一样，
将这些散落的碎片逐渐拼
合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
这种“主动拼合”的过程，远
比被动接受一个线性讲述
的故事更令人投入。

如果说信息迷宫是在
叙事层面操纵观众的认
知，那么视觉偏差则是在
更基本的感知层面设置陷
阱。在电影《消失的人》中，
镜头不再是透明的叙事工
具，影片系统性地运用了

“误导性”镜头，这些镜头
看似在提供客观信息，实
则引导观众建立错误的因
果链条，让观众误以为这
就是解开谜团的线索，而
当真相揭晓时，观众才发
觉自己被那些“显眼”的视
觉提示引向了歧途。例如
影片中严午第一次见林雨
彤时，二人擦肩而过，导演
在此处加入了一个严午的
主观特写镜头去看后者，还有莹莹在父
亲与唐宇夫妇发生争执后的反应，这些
镜头都在误导观众的推论。这种策略的意
义不止于技巧层面。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观
众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悬疑叙事
中，镜头通常是观众可以信赖的向导，而

《消失的人》的误导性镜头，则动摇了这种
信任。观众不得不像审视证词一样审视每
一个画面，当这种警觉被内化为观影过
程中的常态，影片就成功地将视觉层面
纳入了解谜的系统。

电影《消失的人》改编自贝客邦的小
说《海葵》。在原著《海葵》中，莹莹的形象被
明确锚定在小说标题的隐喻之上：海葵外
表如花朵般美丽温柔，触手却带毒刺。这
一隐喻与莹莹的表象和内在构成对应，她
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无辜的邻家少女，实
则是整起失踪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她藏身
于成人世界的夹缝中，利用父亲的犯罪行
为和邻居的日常生活作为移动的“壳”，在
其掩护下实施自己的计划。小说结尾赋予
读者一个确定的终点，当谜底揭晓时，莹
莹的恶被命名，读者被引向一种以“辨认
出恶”为核心的解谜快感。

而电影的改编，从根本上拆解了这个
被锚定的隐喻。在影片中，原著中莹莹的
大量明确的操控细节被隐去，观众因此无
法再用“恶人”或“受害者”的标签来明确
归档这个角色，莹莹的模糊性也因此构
成了电影文本中的一块“空白”。对于原
著读者而言，一种独特的解谜体验由此
生成，他们在电影文本与原著文本的差
异中求证着解谜的某种可能，完成角色
身份的再指认。这种原著粉丝的解谜，会
在网络空间与非原著粉丝产生观点碰
撞，在这个过程中会吸引着新的观众观
影并加入讨论，不断推动话题扩大，实现
影片营销的正向赋能。

总体上说，《消失的人》使解谜成为一
种立体的、多层次的审美体验，影片中的真
相在多重遮蔽中若隐若现，当银幕暗去，谜
题依然在心中生长，这或许正是电影《消失
的人》对悬疑类型作品最有力的贡献。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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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涵

作为2026年五一档的黑马，由程伟
豪导演，郑恺、刘浩存主演，改编自贝客
邦小说《海葵》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
以亮眼成绩实现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影片在叙事、视听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
都体现出近年来国产悬疑片逐渐走向成
熟的发展趋势。

相较一些依赖强反转制造刺激的悬
疑片，《消失的人》在叙事上显得更加克
制。影片在前半部分，通过大量生活化细
节建立起人物关系和空间环境，例如楼
道监控、角色之间的互动，这些内容在后
续情节中都逐渐获得新的意义。影片中
的“全员嫌疑”设定，也增强了观众的代
入感。在观影过程中，观众需要不断重新
整理已有信息，并修改自己对于人物关
系和案件真相的判断，主动参与，获得新
的观影体验。

从视听方面看，影片没有采用特别
强烈的商业化影像风格，而是始终围绕
人物情绪与悬疑氛围展开视听设计。影
片使用老旧居民楼作为核心叙事空间，
这栋楼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是人
物心理的重要外化。导演经常利用狭窄

楼道、封闭房间形成视觉遮挡，让观众无
法完整看清空间结构，这种有限视角会
自然增强观众的不安感，也让居民楼形
成一种类似迷宫的效果。片中独居女性
深夜回家的段落，导演没有通过突然惊
吓制造恐怖效果，而是让人物始终处于
昏暗封闭的楼道环境中。楼道感应灯不
断闪烁，持续传来的脚步声，以及长时间
的空旷感，都在慢慢强化观众的紧张情
绪，让影片的悬疑氛围更加真实。

跳出悬疑外壳，《消失的人》最核心
的价值在于其现实的表达。影片中的“消
失”不仅是人物层面的失踪，也代表人情
的淡漠、人际关系的疏离。女主角雨彤遭
遇侵害之后，不仅要承受身心创伤，还要
面对外界偏见和“受害者有罪论”的非
议。影片用平实的剧情，展现女性生存的
不安处境，也传递出勇敢维权、自我守护
的正向价值。影片还暗含原生家庭的深
刻影响，角色内心的不安与缺失，都和成
长经历、家庭关系紧密相连，影片不用大
量台词直白解释，只通过人物行为、情绪
变化慢慢展现，这种留白式的表达让人
物更贴近现实。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
士研究生)

悬疑外壳下的现实叩问

何止悬疑
一栋普通居民楼，三桩看似无关的案件——— 孩童失踪、独居女性被侵犯、藏尸

骗饷。近日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将悬疑的触角探入日常最深处，让“平静生活”
成为最惊心的密闭舞台，层层揭开邻里间的隐秘与人性幽暗。影片不止于追凶，更
在一次次反转中追问：当罪案藏匿于日常，谁才是真正的“消失的人”——— 是受害
者，是施害者，还是那些选择视而不见的人？

□张传娇 侯绪高 尚红玉

相比近年来依赖密集反转与猎奇设
定的悬疑电影，五一档期至今讨论度最高
的影片《消失的人》，以更冷静、克制的叙
事姿态，在商业类型与艺术表达之间建立
起相对平衡，是国产犯罪悬疑题材电影进
一步类型升级的重要案例。

从创作谱系来看，导演程伟豪始终擅
长在商业类型中嵌入社会情绪。从《红衣
小女孩》的民俗恐怖，到《目击者之追凶》

的媒体伦理，他的作品始终
带有明显的“情绪悬疑”特
征，将叙事、视听、情绪与伦
理表达彼此嵌合，使悬疑推
进、惊悚氛围与人物情感始
终保持同步运转。《消失的
人》则进一步弱化传统侦探
逻辑，将重点转向空间压迫
与心理失衡。

影片中的“寻找真相”，
实际上是一次对都市生存
状态的精神勘探。相比原著

《海葵》，电影最明显的变化
在于叙事重心的迁移。小说
偏向社会派推理，依赖文本
内部的大量心理描写与线
索铺陈，通过多人物视角建
立阅读中的不确定性；电影
则主动舍弃部分人物背景，
将原本依靠文字完成的心
理描写转译为影像调度。导
演没有用大量对白解释人
物，而是通过空间结构与镜
头运动制造人物关系的疏

离感。狭长的楼道、逼仄的出租屋、不断闪
烁的监控画面，共同构成了一种“被困住”
的视觉语法。这种改编策略，也使影片与
同一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消失的孩子》形
成了明显区隔。剧版由于篇幅较长，更强
调家庭伦理与人物命运的渐进展开，其核
心是“孩子失踪”背后的家庭创伤；电影则
更接近典型的惊悚片。电影版压缩支线人
物，以高密度交叉剪辑强化叙事张力，使
观众始终处于信息缺失状态。尤其是多线
叙事中的时间错位处理，带有明显的“后
谜题电影”特征——— 观众并非跟随角色寻
找答案，而是在碎片化信息中不断重构事
件逻辑。

影片最具完成度的部分，是其视听
语言对“消失”概念的形式化表达。大量
固定镜头中人物的突然离场、监控画面
中的空镜停留、人物对话时频繁出现的
遮挡构图，都在不断强调一种“存在的缺
席”。这种处理方式，使影片形成了接近
希区柯克式的“视觉焦虑”——— 真正令人
不安的，并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发生
前后空间秩序的异化。声音设计同样值
得关注。影片刻意削弱配乐存在感，转而
放大环境噪音：电梯运转声、楼道脚步
声、水管回响声不断侵入听觉空间。这种

“拟音前置”的处理，使观众始终处于神经
紧绷状态。

在摄影层面，摄影机频繁采用窄景别
与边缘构图，使人物长期处于画面边缘或
遮挡之后，暗示其心理上的失衡与孤立。
影片多次利用门框、栏杆、玻璃等元素切
割人物空间，形成一种近似“囚笼化”的视
觉效果。

从原著《海葵》到剧版《消失的孩子》，
再到影版《消失的人》，同一文本在不同媒
介中的多次转译，折射出当下国产悬疑影
视正在从“情节驱动”向“作者表达”逐渐
过渡。而程伟豪通过成熟的类型控制能力
证明：真正有效的悬疑，并不只依赖反转，
而在于它是否能够穿透案件本身，触及那
些难以言说的“情绪悬疑”。

(作者张传娇为泰山科技学院电影
评论中心教师，侯绪高、尚红玉为泰山科
技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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